
嘉绒藏区 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

丹珍草 （ 藏族 ）

内容提要 ： 从作 家的成长地与 文学发生地 出发研究文学创作 ，

一方 面便于我

们从起点 考察作 家的创作根底 、创作形 态和智慧 方式 ，
另 一方 面

，
也便于我们对文

学作品进行还原 ，考察它的发生 学 、形 态学 ，
及其文化元素的 由来 。 对于 阿来及其文

学创作来说 ，
川 西北嘉绒藏 区的 自 然地理和文化背景具有文学发生 学意义 。

关 键 词 ： 自 然地理 文学发生 学 阿来文学创作

“
一切都发生在土地上 ， 与土地有关或者由土地引起 。 从地理空间 的角度解读作 品 ，研

究作家的想象 ，我们就能发现 ，
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超越其地理知识圈 。 作家对于地理空间的

认识 ，
作家对于 自然 的观察与表达 ，往往能够改变其观念与视阈 ，

并且往往体现在其作品里 。

考察文学的地理要素 ， 寻求文学发生的根源 ，关注作 品是如何产生的 ， 以及作家是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
，
研究地理空间对于作家个性及其创作的深刻影响 ，便于我们从起点考

察作家的创作根底 、创作形态和智慧方式及其文化元素的 由来 。正如地理学特别注意观察 自

然山川 的构成与走向 ，
以及 自 然天象的构成与演化

一

样 ，文学发生地的 自 然地理与地域文化

对于每
一

个作家及其作品来说 ，都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 。 作家的 出生地 、移居地 以及地域文

化 、 家族文化 、 作家的人生轨迹等因素对于作家的创作影响往往在相互交织中产生综合效

应 ，而地理空间和地域文化无疑构成基础性 因素 。

阐明文化的空间变化 ，就必然要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地理学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文化生态学 。 文化生态学将人类平等地看成是生态系统的
一个组成部分

，
主要研

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
以及人的文化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

与 自 然环境之间因果的相互作用 。这里的 自 然环境是指气候 、地貌 、土壤 、植被等等诸多 自然

要素网络而成的整体 。而人类为生存与发展 ，
必然同 自然环境发生各种各样的作用 。因此 ，

文

化生态学侧重
“

相互作用
”

的研究 。 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点上 ，我们 由此也可 以推衍出文学

① 爱德华 ？ 萨 义德 ： 《
文化与 帝国 主义》

，
李琨译

，

北京 ：
三联书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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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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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的概念 ，藉以表达文学与 自然环境 、文化环境之间的
“

相互作用
”

关系 。

钱穆在 《中国文化史导论
？

弁言 》中指 出 ：

“

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 ，究其根源 ，
最

先还是 由于 自然环境之分别 ，这种 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并由其生活

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 。

”
①

川西北嘉绒藏区的 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对于阿来及其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意义 。

“

嘉绒
”

是阿来的成长地 ，也是其文学作品的发生地和文学王国 的建构地 。他说 ：

“

这片大地所赋予我

的
一

切最重要的地方 ，
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 。

”
？

嘉绒藏区地理空 间

嘉绒藏区 ，在今四川省西北边陲之地 ，
具体说 ，

就是云南 、贵州 、甘肃 、青海与四川省接合

部的大渡河 、金沙江 、岷江 、黄河源头的部分地区 ，东起四川省成都市的都江堰和阿埂州汶川

县 、雅安地区的宝兴县 ，西至甘孜藏族 自治州的炉霍县 、雅砻江一带 ，南起四川雅安市石棉县

和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冕宁县
一带 ，北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的壤塘县和红原县界 ，

与

青海省班玛县接壤 。 嘉绒藏族聚居区最南分布到北纬 ３０． ５ 度 ，
最北到北纬 ３２ 度 ，西起东经

１０ １ ．５ 度
，
东至东经 １ ０３ ．２ 度 ，南北长约 ８４０ 公里 ，东西长约 ６５０ 公里 ，总面积约为 １６ 万平方

公里 ，相当于五个台湾省 ，超过江 、浙两省面积的和 。

从地理单元上看 ，嘉绒藏区处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


河谷纵横交错 ，既

有大峡谷 ，也有海拔 ４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山 ，还有河流冲积而成的台地与河谷平原 。境内崇山峻

岭 ，江河纵横
，
物产丰富

，
森林密布 。 大渡河盘绕折流 ，穿越大部分嘉绒藏区 。 古有

“

白 马羊同

部落多
，
十四嘉绒大渡河

”

的诗句 ，

“

十四嘉绒大渡河
”

说的是在嘉绒十八土司 中 ，有十四个土

司都分布在大渡河沿岸 。

由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壳厚度急降 ， 加之横断山系 因受几大地壳板块的挤压而隆起呈南

北走 向 ， 由此形成南北纵向 、山川并行的高山峡谷地貌 ，这是中国三级地形大势 由高而低的

第一条地形过渡带 。这个过渡带就是嘉绒文化带得以存在的 自然基础 ，其地理态势有三个基

本特点 ：

其一 ，
边缘性 。 这

一

地带既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 ，又处在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的西

部边缘 。西部是冲积平原与盆地区域最接近高原区域的地带 ；东部则是高原区域最接近冲积

平原及盆地区域的地带 。

① 转引 自 张岱年著《 中 国文化概论》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１９９４ 年

， 第 １６８ 页 。

② 阿来 ： 《大地的阶梯》 ，
北京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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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
便通性 。 在这

一

地带 ，江河沿高原断裂带切下 ，
然后 山川并行 ，

由高原下倾以及 山

川走势构成若干 自然通道 。

其三
，屏蔽性 。 高山横断 、深峡隔绝于高原与冲积平原及盆地之间 ，犹如

一

道屏障 。 这是

一条具有 自 然阻隔作用的实实在在的界线 ，连绵不断的岷山 、龙门 山 、邛崃山 、大凉山等 ，就

是
一

道道 由北 向南 、横断东西的 自然屏障。

嘉绒藏区所处地段的 自然地理态势 ， 决定 了这个地带的历史文化无不与其 自 然特点相

对应 ：

其一 ，这个地带是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发生交流的最早的通道和地区之
一

，也

是历史上古藏缅语系及其他语系的 民族 、族群南来北往的通道和区域 。

其二 ，这个地带是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对其边缘进行政治经略最早的对象之
一

。

“

藏彝走廊
”

的东部是最先被纳人中原王朝政治建制的地区 ，也是最先设置官道的地区 。秦统

一

后 ，就在
“

藏彝走廊
”

东部设立郡县 ，并开拓 了联系蜀滇的五尺道 。 至汉武帝时 ， 随着武都

郡 、汶山郡 、沈黎郡 、越傷郡 、犍为郡等政治建制在
“

藏彝走廊
”

东部的设立 ，
武都 氐道 、零关

道 、南夷道 、西夷道等交通路线也在这些地区开辟出来了 。

其三
，这个地带是历史上族群活动最频繁 、最复杂的地区 ，也是各种文化交流 、融合异常

丰富的地区 。 早在先秦时代 ，这一带就不仅有古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古代族群在其中活动 ，

而且还有古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古代族群在其间活动 ， 甚至可能还有非汉藏语系的诸如阿

尔泰语系 、
印欧语系 、南亚语系等诸多古代族群在此活动 。秦汉以后 ，这个地带差不多成了汉

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的分界线 ， 特别是在唐代以后 ，更是在大体上成了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分

界线 。 这个地带作为藏缅语族三大族群藏 、彝 、羌的历史文化分布地带 ，处于藏文化的东部边

缘 ，又处 于汉文化的西部边缘 ，受到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双重影响 。

其四
，
这个地带是

一条深大的历史文化沉积带 。许多曾经处于中心区域的古老文化在这

里得以保存 。 由 于这个地带的
“

边缘
”

性质 ， 使它成为吸纳 已成为过去的文化因素的特殊地

带 ，如同费孝通所说 ，是
“

活着的历史遗 留
”

保存地 。

嘉绒藏 区的地理脉息构成阿来文学创作的基础性因素

首先 ，嘉绒藏区 的地理位置与 自 然环境对于阿来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

从富饶的成都平原 ， 向西 向北 ， 到青藏高原 ，
其间是

一个渐次升高 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

过渡带 ，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
“

嘉绒
”

。 阿来讲述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宽广的
“

过渡

带
”

上 。 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 《空山 》系列 、
《格萨尔王》和地理文化散文 《大地的阶梯 》 、非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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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写作 《瞻对》为代表 ，
阿来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青藏高原特别是川西北嘉绒藏区的地理空

间为背景 ，是阿来对处于地理和文化
“

过渡带
”

的故乡——
“

嘉绒藏区
”

的
“

深描
”

。

在《永远的嘉绒》
一文中 ， 呵来对嘉绒的地理空间做了形象的描述 ：

嘉绒
，
是藏民族大家庭中一个部族的名字 。．

嘉域也是
一

个地 区 的名字 。

我在一篇 小说里说 ：
这个地 区在行政上属于四川 ，

地理上属于 西藏 。

嘉绒在藏语中的意思 ，
就是

“

靠近汉区 山 口 的农耕区
”

。
这个 区域就深藏在藏区

东北部 、四川 西北部绵延逶迤的邛崃山脉与岷山 山脉中 间 。 座座群山之间
，
是大波

河上游与岷江上游及其众 多 的 支流 。 出四川 盆地
，
从大渡河出 山 的 河 口

，
或岷江 出

＇

山 的河 口

一直往西往北 ，
这两条大河像是一株分盆越来越多 的大树的庄严的顶冠。

最后 ， 澎湃汹 涌 的水流变成 了 细细的一线 ，
如牧人吹 出的 笛音的清丽 与婉转 。

那些细细的水流出 自 于冰川 巨大而有些麻木的舌尖 ，
出 于草原沼泽里的浸润与 汇

聚 。

那种景象 出现时 ，
双脚 已经穿过 了数百公里纵深的嘉绒大地 ，登上 了辽阔 的 青

藏高原 。

在大 多数人的想象里 ，那里才是异域风光的开始 。

长期 以来 ，
大家都忽略了 青藏高原地理与藏文化 多样性的存在 。 忽略 了在藏 区

东 北部就像大地阶梯
一样的

一

个过渡地带的存在 。

我想呈现的就是这被忽略的存在 。 她就是我的 家 乡 ， 我精神与 肉体的双重故

乡 。
？

阿来就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 中间 ，
在那里生活 、成长 ，直到 ３ ６ 年后才离开 。

他说 ：

“

我更多的经历与故事 ，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 ，那些群 山深刻的褶皱中间 〇
”
②

文化从来与地理相关 ，不
一

样的地理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 ，复杂多变的

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 ，构成多姿多态的文化 ，而任何
一

个地理空间都不只仅仅意

味着一个地理位置 、物理空间 ，而是地理与历史 、文化的多维存在 ，是
一

种心理空间 ，

一种更

为多样化和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 ，是渗透了历史的 、文化的 、政治的有意义的立体的
“

地图
”

。

① 《阿来文集
？诗文卷》 ，

北京 ：人民文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１ 年 ，
第 １４４

－

１４５ 页 。

② 阿来 ： 《大地的阶梯》 ，第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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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初
”

的原初记忆和文化基因 ， 有时可能影响作家一生的文学追求和文化理想 。 在 《尘埃

落定
？后记 》中 ，

阿来说 ：

“

因为我的族别 ， 我的生活经历 ，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
一种

必然 。 来走遍了 自 己的家乡
——阿坝高原 ，造访过几乎每一处寺庙与遗址 ，对本部族本

区域的地理 、历史 、文化有深人的了解 。 在写作中 ，阿来不断地深人故乡 的群 山 ，
在高岭深谷 、

冰川牧场间进行寻访与踏勘 ： 县城 、小镇 、乡村 、寺庙 、古堡 、
土司官寨遗址和已经完全废弃 的

古驿站
…… 在宽广的过渡地带上 ，美好与伤痛都深藏在这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 。 阿来不是

在写异乡异闻 ，而是从
“

嘉绒藏人
”

的视角观照世界 ，从
“

我
”

出发看待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 ，

驻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
“

中间地带
”

感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 阿来说 ， 《尘埃落定》的写作其

实是身在故乡 而深刻的怀乡 。 阿来在小说里传达了不同 民族之间文化交互杂揉的信息 。 《尘

埃落定》为我们讲述了
一

个发生于四川西北部的汉藏交界地带的
“

嘉绒藏 区
”

，

一

个成都平原

与边地藏区的接壤处 ，

一个历史接合部社会阶段接合部民族接合部的故事 ，为读者展示了一

种不 同的文化空间 、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生命智慧 。

第二 ，地理空间及其 自然脉息构成阿来精神世界的底层成分 。

在写完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后 ， 阿来把作为这部作品背景的地区又重走了
一遍 。 他说 ：

“

我需要从地理上重新将其感觉
一遍 。

”
＠这是很有意味的 。阿来的文本 ，对嘉绒大地的地形地

貌 、山川风物 、气候植被有大量的景观描述 。 但景观描写中表达的却是有关这片大地的
一切

心灵感受 ，展示的是
一

幅幅与 自然气脉息息相通的心灵图景 。 我们从阿来的所有作品 中 ，都

能感受到嘉绒大地的 自然地貌和 自 然风物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引领 。 阿来说 ：

“

我在群 山中各

个角落进进出 出 ，
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 ，极 目远望时 ，看见

一

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 ，逶迤着

向西而去 ，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 ，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 ，
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

开始一级级走 向青藏高原顶端的
一

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 。

”３
在某种程度上 ，嘉绒的地理

脉息对阿来心灵世界的建构甚至超过了人文历史 。 构造雄奇的地理骨架 、悠久复杂的历史空

间和多元共生的族群文化链建构了
一

个部族共同 的精神空间 ，
也构筑了阿来的心灵世界 。

新文化地理学认为 ，景观并不是如传统人文地理学 （ 即文化地理学 ）所定义的那些我们

① 阿 来 ： 《尘埃落定》
，

北京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４２５ 页 。

②
“

不是 第
一次 了

，写 完
一部作品后

，
总要重新游历

一

遍作 为故事 背景的 那 片 大地 。 有些时候
，

这种游历

会有一个直接的 结果 。 《尘 埃落定》之后 ，
我就 曾经重新游历 了 当年 嘉绒十八个土 司 的故地 ，

四 川 省阿坝州 和

甘孜州 的 部分地 区
，
不 意 间 又写 了

一本叫 《
大地 的阶梯 》的 书 ，

一 本地理 、 文化 、 历 史 交相辉映的 书
，

当 然也可

以说是一本芜杂 的 书 。 更 多 的 时候 ， 则 只是行走与 回味 ，

也许
，

正是在这样的游历 中 ，
新的故事又在心 中 生长

了 〇

”

（ 引 自 阿来博客文章 《我的格萨 尔故 乡还愿之旅》 ，
ｈｔ ｔ

ｐ
： ／／ｉｍａｌ ａ ｉ

．ｂ ｌｏ
ｇ

． １ ６３ ． ｃｏｍ／ｂｌ ｏ
ｇ
／ｓ ｔａｔ

ｉ ｃ／ １ ３２２０７８６ ５２００９ １０

９３ ２７ ８ １ ３ ７／
，
２００９

－

０８
－

１ ４ 〇 ）

③ 阿来 ： 《
大地的阶梯 》 ， 第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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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嗾丈净 斫充
．

２０１ ５ 年 ５ 期


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 、景象或
一片土地 ，

而是看的方式 。

阿来喜欢不间断地漫游 ，从马尔康县的藏族村寨卡尔古村开始 ，
到梭磨河 、大渡河 、墨尔

多神 山 、大小金川 、若尔盖草原
… …

在漫游中写作 ，是阿来的生活方式之
一

。 《大地的阶梯》就

是阿来缘 自 自我心灵深处的 自然与文化依恋情结而完成的
一

次寻根之旅 ， 带有强烈的寻根

式家园情怀 。 他说 ：

“

嘉绒大地 ，是我生长于兹的地方 ，
是我用双脚多次走过的地方 ，是用心灵

更多次走过的地方 。

”
５％漫游中 ，阿来把 自 己融人了那片雄奇的大 自然 ，他 自觉地扮演了

一

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 ，

“

坚定地要以感性的方式
”

，

“

以双脚与 内心丈量故乡 大地
”

， 在群山

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 ， 探寻嘉绒部族的历史以及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湮灭于荒山野岭间的历

史中 的文化 。 阿来试图通过地理考察 ， 以寻幽探微的方式 ， 以真切的 自我体验穿越空间和时

间 ，捕捉那些附着于地理之上在历史的天空中早已逝去的
“

遥远星光
”

。
？民族志和随笔体具

有的真实性与可读性 ，引领读者沿着大地的阶梯 ，
走上梯升的群山 ，走上世界屋脊 ，领略藏民

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中一个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地带一嘉绒藏区 。

第三 ，嘉绒藏区的地理空间与地域文化铸造了 阿来的空间感与空间意识 ，也对其文学创

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藏人生活的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富有罕见的地理个性与瑰丽的审美想象 ，
这种地理个性

深刻地影响着藏族人的感觉 、意绪 、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 当藏族作家 、诗人歌唱他们生息的

故土时 ，作为 自然景观反映的艺术世界必然打上青藏高原地理的烙印 。 由地理个性造成的审

美想象对于藏族作家来说 ，是民族整体性的独特因素之
一

，藏文化 、藏文学同时秉有了 自然

与人文的双重魅力 。

穿越空间与时间 ，藏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空间意识 。 千年不化的雪 山 ，望不到边际的荒

原……传统的藏人就生活在这样
一个恍如隔世的世界屋脊之上 。 雪山和高原像栅栏

一样把

他们阻隔于外部世界之外 ，使其孤悬于地球之巅 。 置身于这样巨大的 自然空 间中 ，在 自然施

予的旷远神圣与残酷威压中 ，
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 ，都极容易感受到空间的孤独 、丰富与广

阔 。 单纯的地理空间感让人 自身的存在显得无助而渺小 ，藏人对宗教的执着与痴迷 ，
以及复

杂而丰富的感受或许是潜意识里对这种孤独感的反抗 。但是 ，如果我们把空间看作是人与神

灵沟通的心灵空间 ，空间又是丰富的 、复合性的和感性的 。

藏传佛教的空间观念是轮回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 ，宇宙之轮往复循环 。 在过去 、现在 、未

来之间 ，在生与死之间 ，生命之轮永恒旋转 。 时间的流逝只是
一

种表象 ， 只会影响生命的外

① 阿来 ： 《大地的阶梯
？后记》 ， 《 大地的阶梯 》

， 第 ２７３ 页 。

② 阿来 ： 《
就这样 曰 益丰盈》 ，

北京 ： 解放军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１ 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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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藏区 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

观
，任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生命空间的本质 。 这种时空观完全排除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 ，每一

个新的事物都是在回溯旧的不变性 。

对于
“

嘉绒藏人
”

阿来来说 ，空间感与空间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 这种感觉或意识 ，除

了地域文化的陶养 ，
更多的是地理空间 的模铸 。

嘉绒藏人主要聚居在川西北高原的大 、小金川流域
一

带及岷江流域以西 。 川西北高原是

康藏高原的极东边缘地带 ，北有岷山山脉 ，
南有邛崃山脉 ，

彼此纵横交错 ，岷江与大金川纵穿

高原的两侧 ，
而以

“

四土
”

地区的鹧鸪山为分水岭 。 川西北地区除极北的若尔盖 、阿坝等是草

原外 ，其余皆是群山重叠的峡谷及冲击而成的台地与河谷平原 ，土地十分肥沃 。 这些地方海

拔
一半约在 ２０００ 米 ，

一半在 ２０００ 米以上
，嘉絨藏人就居住在这群山重叠的峡谷间 。 阿来说 ：

“

拜血 中的因子所赐 ，我还是
一

个 自然之子 ，更愿意 自 己旅行的 目 的地 ，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

自 然景观 ：土地 、
群山 、大海 、高原 、 岛屿 、

一片树 、

一丛草 、

一

簇花 。 更愿意像一个初 民面对 自

然最原初的启示 ，领受 自然的美感 。

”
？

嘉绒藏区的 自然地貌 、
山川风物是极具心理张力的地理空间 ，在这样的空 间中 ，时 间的 、

物质的 、思维的 、感觉的 、想象的
一切都深刻地打上了空 间的烙印 。这个由群山和峡谷构成的

过渡地带 ，总是处在不断的
“

上升与陷落
”

之 中 。 生存在这些
“

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
”

，历史的

兴衰 、人事的浮沉 、生活中的幸与不幸 、
精神上的荣与辱… …似乎都可以用地理上的上升与

陷落来表述。 时间长河中的历史和文化在此呈现为一种折叠状态 。这是
一

种真切而深刻的感

受 ：

“

作为一个漫游者 ，从成都平原上升 到青藏高原 ， 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 ，
也会感

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 但是 ，
当你进人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 中的村落 ，那些种植小麦 、玉

米
、
青稞

、
苹果与梨的村庄

，
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 ，又会

感觉到历史 ，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 ，
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 。

”
？

由于处在汉 、藏两大地理 、文化板块的接合部 ，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 ，嘉绒藏区往往被边

缘化甚至被遗落
，
时间因而被空间所悬置 。 与生命历程相关的个人或族群记忆 ，在那片空间

中
，
也是一种折叠状态 。 作为

“

嘉域藏人
”

，
阿来穿行于不同地理文化空间之间 ，对空间具有更

＇

加深切的体验 。 在阿来的很多作品 中 ，
对本土景观的描叙 ，高旷悠远 ，壮美纯粹 ， 藏域故事因

而与别处有了区别 。

第四
，
在探讨阿来的空间化书写时 过渡地带

”

是一个无法 回避而又十分有意味的话

题 。

① 阿来 ： 《大地深处的咏叹
——

游思集题记 》
，
《看见》

，
长沙 ： 湖 南 文艺 出版社 ， ２０ １ 丨 年 。

② 阿来 ： 《
大地 的阶梯 》 ， 第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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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漱丈净 砑尤 ？
２０１ ５ 年 ５ 期


“

过渡地带
”

是处于两个地理空间之间的由此及彼而又非此非彼的间隙或中间地带 ，地

理上的
“

过渡地带
”

往往与文化上的
“

过渡地带
”

密切相关
，
也与民族 、宗教 、语言 、历史 、政治 、

经济 、道德以及权力 、知识 、话语权 、
心理 、情感等密切相关。 因此 ，地理空间也是一种人文区

位 。 美国学者派克在他的
“

人文区位学
”

里 ，把人文世界分为四个层次 ，基层是和动植物等同

的
，
称之为区位层或生物层 ，

往上一层是经济层 ，
再上一层是政治层 ，

最高一层是道德层 ，这

几个层次像是堆成了
一

个金字塔 ， 区位层是基础 ，道德层最高 。

妒
嘉绒藏区

”

处在一个特殊的

人文
“

区位＇在这个地域空间里 ，文化的多元性 ， 尤其是族裔身分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个文化

空间是多维的而不是单
一

的 ，是杂揉的而不是纯粹的 。

“

过渡地带
”

也是不同地理、经济 、政治 、文化 、语言板块的
“

边缘地带
”

，是一个汇聚了多

种矛盾的场所 ，具有诸多
“

边缘性
”

特征 。

一方面 ，

“

边缘地带
”

夹在两个权力空间之间 ，超脱于

两种权力斗争之上 ，
游离于两种文化的秩序之外 ，是两种政治 、两种语言 、两种文化之间的

“

公共空间
”

和两个经济区之间 的
“

转运港
”

，具有
“

三不管
”

的超然色彩 。 另一方面 边缘性
”

也是
“
一种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 。 它代表了人家对你的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

Ｘ啊尔所做的

事视若无睹
”
？

。处在两大权力中心之间的
“

边缘地带
”

，

一

直以来都面临着两种命运或两种状

态 ：

一是在两种或一种政治势力削弱或无暇他顾的时期 边缘地带
”

滑出了 中心或主流视

野 ，
被忽视甚至被遗忘 ，

自生 自 灭 ，形成了另
一

种政治上的边缘 。 如 《尘埃落定》中 的土司制

度
，
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土司制才得以在不同权力空间的
“

间歇
”

中

延续 。

一

是在两种或多种政治势力因为强大而不断对外扩张的过程中 ，

“

边缘
”

又往往成为各

种政治 、文化势力争夺的中心 。 如唐朝时期 ，嘉绒地区就
一

直处在吐蕃王朝和唐王朝的激烈

争夺之中 。

阿来的家乡——
“

嘉绒藏区
”

处在藏地三区 （卫藏 、安多和康区 ）多个藏族支系的接合部 ，

处于藏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 ，
也处在藏 、汉文化生态板块的

“

接壤地带
”

， 以及

费孝通所说的
“

藏彝走廊
”

上
，不同族群文化 （藏 、汉 、彝 、羌 、纳西 、回等 ）之间的杂交与互动是

“

嘉绒藏区
”

文化的基本特色 。在地理和政治关系上 ，

“

嘉絨藏区
”

是一个过渡地带 ，
是

“

内地的

边疆
”

，
又是

“

边疆的内地
”

。 嘉绒藏族在族源构成 、宗教派别 、语言使用 、文化传承体系等方

面 ，都充分体现了地理和文化过渡地带的复杂性 、丰富性 、流动性和敏感性 。 阿来就出生 、成

长于这样
一

个多元文化生态区 ，在
“

异质文化
”

之间穿行 ，

“

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他多重的

文化背景以及既在局外又在局 内的感受 ，都来 自其成长地
“

嘉绒藏区
”

的空间背景和社会生

① 转 引 自 《费孝通九十新语》
，
重庆 ： 重庆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７０ 页 。

② 梁秉钓 ： 《引 言 》 ， 《今天 ？香港文化专辑》 １ ９９５年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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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藏区 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

活 。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
阿来的汉语创作天然地获得了语言文化的双栖姿态 ，

并从一

开始就被天然地置于多元文化与多民族文学 比较的视野中 。

“

嘉絨藏区
”

这种文化的
“

过渡地带
”

或
“

中间地带
”

，
与爱德华 ？ 萨义德提出的

“

中间状态
”

、

霍米 ？ 巴巴提出 的
“

间质空间
”

（又译作
“

第三空间
”

）有些相似 ，这个空间是 由其他空间的边缘

组成的 ， 来 自各个空 间中心地带的力量在这个 由边缘构成的空间 中呈现出不同力量的对比

与张力 ，而生存于这个空间的人 ，往往既游离于各个族群文化空间的 中心 ， 又因血缘 、习俗和

心理皈依等 因素而与各个空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 每个
“

过渡地带
”

的社会习 俗 、文化 、信

仰 、思维方式等都带有文化接合部的多元性 、丰富性和互动性 。

“

过渡地带
”

的空间背景与多

元文化传统也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种文化元素共存杂揉的特点 。 动人的故事总是容易发生

在文化交汇的地带 。

“

嘉绒藏区
”

的 自然脉息与地域文化赋予阿来的族群文化心理积淀无疑成为他的
一

种文

化本能和创作资源 。

“

嘉绒藏人
”

的文化视角和文化心理是阿来观察世界和感受世界的始发

之地 。 我们只有进人阿来的叙事文本生成的 自 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中 ，
才能感受并了解中

华文化和藏文化多样性存在中
“

嘉绒藏区
”

这个特殊族群的历史变迁 、宗教信仰 、生活方式 、

价值观念和族群性格等 。

（ 丹珍草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民族文 学研究所副 研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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